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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飘香
□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
桂花开了，一串一串地缀在墨绿的枝梢。每朵四瓣，每个瓣片都那么薄小。花色黄黄，清幽
的香气时浓时淡地在空气里袅散，沁人心脾。
在百花丛中，桂花貌不出众而淡雅，色不诱人香宜人，是花却没有花的艳俗，不像是花却有
花的风情万种，香气袭人。与牡丹比少了几分娇艳富贵，与菊花比少了几分霸气；她没有桃
花“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的妖娆娇媚，没有水仙“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沈为
骨玉为肌”的冷傲艳丽，但是它却“我言幽香闻十里，更知芳誉亘千乡”。她不以艳丽争
宠，不以高大显贵，不以张扬而引人注目，而是以她的“天香云外飘”博得众人的钟爱。那
随风潜入、沁人肺腑、深入骨子的香味，大大咧咧，带有几分野气；不妖不媚，令人沉醉。
无怪人们皆是先闻其香，方知有其树而见其花。
人对于物的喜爱从心底深处就想着时时能看到。淡淡的月光下，两棵桂花静静地绽放着，枝
桠上缀满了一簇簇一团团的小花，洁白的花朵星星点点洒满苍绿的枝桠，馨香四溢，沁人心
脾。那股甜甜的、淡淡的、幽雅的清香从茂密的枝叶间悠悠飘过来，令人忍不住深深呼吸一
口，香气便缓缓地渗透至心底，有种说不出的美妙散发开来。
婉约的桂花香蔓延到空气中，而秋虫的演奏仍然继续。香笺下的月夜，温润暖心，优雅静
美。我想大多数人喜欢桂花的原因在于它始终遵循着自己生命的理念：与其去争相追逐春日
里花团锦簇的喧嚣，不如在长久的孤独和寂寞中积蓄芳华，以求在平平淡淡中付出浓情与挚
爱。
再过上一段日子，桂花便要真的悄无声息，舞弄尽一岁的芬芳，然后静静地离去。

白沙岭下是方庄
□桐城市第八中学    魏海霞 
卅铺又称“三十里铺”，听说这里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桐城县志》记载：卅铺到城关三十
里，离孔城三十里，距庐江三十里。以前的卅铺镇是由卅铺乡与甑山乡、龙头乡合并而成，
后来，卅铺镇与大关镇合并为“大关镇”，镇政府在原卅铺镇。
“猫树”原为“锚树”
“这里有个‘猫树’村民组，是不是有故事？”我问。卅铺村的退休“村长”陈玉银笑着
说：“这里面的故事说来话长，知道的人不多。”陈玉银声音洪亮，腰板笔直，对卅铺的人
文历史了如指掌。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叫“白水镇”，一条大河穿城而过。老八中附近就是当时的码
头，行船在此上湾、下湾。码头上有棵大树，供停船系缆绳之用。船工在此地起锚，后来，
这里就被人们称为“锚树”。因“锚”与“猫”音近形似，猫又是乡间寻常之物，老百姓在
口口相传中误将“锚”传为“猫”，大多数人已不知地名“猫树”的由来了，其实“锚树”
这个称谓才能表达此地沧海桑田的世事变幻。这样的谬误自古而今，不在少数。正如宋代王
安石感叹的那样：“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飞合”原来是“飞鹤”
现在的卅铺村紧靠206国道，以前紧靠206国道的还有个中心大队，因这地方是中心位置，离
合肥、安庆、六安都是九十公里。实行“大包干”后，中心大队被改为飞合村。上世纪八十
年代与卅铺村合并，改为卅铺村。从此“飞合”的名称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飞合”也系
“飞鹤”之谬也。一字之差，意境之美和想象之美已是云泥之别，更别说其间的种种传说。
老当益壮的退休“村长”陈玉银向我们娓娓道来：“飞鹤”村名源自此地仙鹤山，形似展翅
高飞的仙鹤。传说当时村里有个胡家老大找到了一个“地匠”，即懂风水的大师，给祖坟找
个宝地。这个大师要求胡家给他养老，并且一天要杀一只鸡。胡家老大满口应承，胡家将祖
先葬到大师所择的宝地上，胡家家道逐渐兴盛，胡老大甚是感激，对“地匠”恭恭敬敬。临
终时，告诫儿孙要善待风水大师。
时光飞逝，“地匠”渐渐老了。胡家小辈的脸上渐渐有了不逊之色，甚至把“地匠”当作乞
丐对待。“地匠”心里不满，他用计让胡家迁出祖坟，不料，坟刚被挖开，一对仙鹤就飞了
出来。胡家迁葬之后，家道败落，方悔当初。这个故事其实暗藏深意：告诉人们要知恩图
报，善待老人。
“仙鹤”故事毕竟是传说，巧的是卅铺确实有个叫“飞鹤饮泉”的地方，今年好多水塘都干
得底朝天，而鹤井塘依然水与岸齐，清澈见底。
“方庄”没有一户姓方
从卅铺村出来，沿着老206国道向北，路上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路牌——“白沙岭”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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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亭”。
连理亭为明代方学渐所建，其年少时与兄方学恒二人在父母逝后和睦相守，一心向学，庭前
出现了“枫杞连理”的祥瑞事件，被传为佳话，后遂建连理亭。连理亭也成为白沙岭当地的
一个标志性建筑，方以智年轻时经常跃马出游，从舒城返回桐城，进入北峡关，宿于其曾祖
父方学渐建于白沙岭的连理亭。方学渐曾在“东林书院”讲学，后回乡创建讲学堂——桐川
书院，方氏家族因后裔科举而兴盛，折桂如林，而被誉为“桂林方氏”。
白沙岭下是方庄。有高大的香樟，参差错落的房屋，翠绿的田野，波光粼粼的池塘。远处青
翠的白沙岭，如一道天然屏障环抱着方庄。这里可能就是明代大儒方学渐早年居住的地方。
我们向村民问及明代的方学渐、方以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村里老人说现在这里没有一户
姓方的。也许，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地方都物是人非，比如方庄。

古诗词三首
□芜湖市火龙岗中心学校    甘绍忠
丰收节寄怀
秋声忽已到梧桐，且寄欢欣稻黍丰。
谁染金黄中国地，吨粮田里唱袁公。
秋 分
失路他乡成久客，离群游子悔孤游。
秋分一半归羁旅，一半秋分桑梓愁。
行香子·秋染南塘
秋染南塘，翻翠攒朱。泛碧波轻棹仙舻。长桥银练，复道虹舒。看云中雁，渚中鹭，水中
鱼。
琼楼绕岸，祥云叩户，藉东风绘就蓝图。兴农德政，泽被南湖。惬东塘菱，北塘藕，柳塘
居。

山村柿子红                                          □合肥经济贸易科技学校    解
光文/摄

陶园的石榴
□肥东县第二中学  王光中
从开花到结果
我把多余的目光都投向了石榴树的枝头
鸟鸣，不负春光
将一朵朵刍蕊叫醒
晨露晶莹，挂在眉梢
诗的蓓蕾
在我伫立时，悄然绽放
我深知，一粒籽的饱满
需要时间的沉淀
 
秋来，有韵
画笔悬于笔架
枯墨无法力透纸背和影印出石榴的圆
书声琅琅，打窗口飘来
一张张小嘴咧开，喊亮了整个校园
而在秋阳中，石榴招蜂，引蝶
有多少双渴慕的眼睛，在石榴树下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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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的那个年代
□六安市紫竹林小学    李    伟  
沐浴着阳光，移动四季的脚步，含蓄着岁月的生活。俯首拾起儿时的记忆，镶于我岁月的片
断，那划破时空的痕迹，一直烙在我流年似水的梦幻中，浑然间像回到了天真可爱的童年。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那里记录的是岁月的阳光、雨露和风声，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校内住着七八户教师及亲属，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走得非常亲密，过着知
命乐天的温馨生活。那曲折回转的校园小径，那青砖黛瓦的教室里油漆呈新的桌椅，一切的
一切，犹如一幅幅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民俗风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时时翻阅，细细
品味。
那个年月，在自来水还不普及的年代，校园里引以为豪的是院内的一口水井，校内所有人家
和周边的人们吃水都靠它，但离校园偏远的小街居民吃水只好在设在街道两头的水房买水
吃。水井不算太深，上边是用石条砌成的井栏，高约半米，周围是用水泥铺成的路面，每到
中午和傍晚，校内的大人孩子提着铁桶、木桶依次来到水井边，把一桶桶水从水井里提上
来，人们洗菜、淘米、洗衣服都用它。夏季，井水凉润，大人孩子常常用它防暑降温，记得
有的人家把买来的大西瓜用网绳捆好，放进水井里，几个时辰过后提上来，西瓜凉在嘴里，
甜在心里。冬季，水井里的水打上来时，总感到有一丝丝温热，让人们的心田里流动着一股
融融的暖流。逢上干旱的年月，几个月不下雨，水井就好似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仿
佛是老天为人们降下的甘霖，给人们的生活带去甘甜，一年四季在水井边也演绎着诸多趣
闻。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忙碌了一天后，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围在水井边，一边洗洗刷
刷，一边谈着白天的趣闻，聊着家长里短，议着小城里的大事小事，热闹的场面让人感到温
馨惬意，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热心人总会牵头送去一片关爱。这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小学
校，我父辈居住的院落，小学校的人们虽然不富有，但是朴实、达观，骨子里总有一种不屈
和坚韧。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单位把我派到了皖西的一座小镇生活了几个月，
小镇比较偏僻、落后，小镇各家各户用的是一种土井，也叫压井，就是用根铁管，深深掘入
地基，中间是方形井栏，上面用铁棍做成的手柄，取水时按压手柄就会冒出水，但费力费
时，非常原始。井水烧开沏成的茶水，喝在嘴里，有股涩涩的味道，很难喝，水质和自来水
有着天壤之别，但小镇的人们靠着压井生生息息生存了下来，闭塞的小镇显得单调、贫困。
那时我就想，小镇总有一天会走出封闭，能用上干净、清纯、甘甜的自来水。现在，小镇的
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镇人梦想成真了！
我时常想，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就像是一口井，谁也无法估量井水的深浅，坚韧像钢铁的钻
头，一个劲往自己这个口的深处掘，井水就会源源不断冒出来，关键在于坚持不懈。时间长
了你会发现，你拥有的水会是一条滔滔大河，当心底有一条大河源源流淌时，会有一种透彻
的坦然使人进入自由的境界。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水井早已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城里的
孩子可以说根本看不到水井了。如今家家装有自来水，不仅有冷水，还有热水。老城还在继
续改造，我所生活过的小学校，我的父辈和我少时居住的院落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这个古老的
城市里消失，取代那里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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